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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是人的本性，人类生来就有娱乐的天性和本能。有人类学家曾指出：在早期人类上升的过程中，

最大的快乐是从对自己身体活动中获得满足，说明了从身体活动中寻求娱乐是人类一种根本的心理

需
（1）
求。有史证明，娱乐是先于民族传统表演而存在的。早在古代，西部各民族就产生了本民族中最简单

的娱乐形式，这种萌芽阶段的娱乐形式主要是歌舞，表现了劳动、生活或模仿动物的动态、声音与动物

的形象。而一些竞技传统的娱乐性是一种以闲暇消遣、健身娱乐为主要目的，而又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文

化活动。它是人类在具备起码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为满足精神的需要而进行的文化创
（2）
造。

　在民俗学上，娱乐即为游艺民俗。游艺民俗主要包括民间音乐和舞蹈、民间戏曲和曲艺、民间竞技和

游戏以及民间口头文学，它是具有一定模式的以调剂身心和消遣休闲为主要目的的民俗活动。乌丙安把

游艺民俗界定为：凡是民间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不论是口头语言表演的还是动作表演的、或用综合的

艺术手段表演的活动，都是游艺民俗。当然，游戏、竞技也不例外。包括在民间层的、世俗生活、非剧

场化、非大舞台化、非职业化或半职业的民间文艺家的表演活
（3）
动。”游艺民俗涵盖面宽，从口头文学、

歌舞到游戏、竞技等无所不包。

一

　娱乐与其他文化一样，是被人类创造出来的，这与西部民族祖先创造活动的一定地理环境中的气候、

地形、土壤、水分、植被、动物群以及矿藏、能源等自然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若离开了人类生存繁衍的

自然生态环境，西部各民族创造的娱乐文化活动都会失掉客观的基础。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考察西部地

区的娱乐文化的生态系统首先把自然环境看做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变量因素。纵观西部各

民族丰富多彩、古朴独特娱乐项目和活动，探析其起源和生存的生态环境，可以看出这些民族的传统娱

乐形式之所以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正是植根于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时代、社会的文化基础之中，

其浓郁的娱乐气息、鲜明的娱乐生活风格和生动的娱乐身体语言，充分反映出这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孕

育出的各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化观。

　譬如，古代壮族先民居住在层峦叠嶂自然环境中，野兽众多，随时危及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安全，

故狩猎逐渐成为壮族人民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它直接与当地生产活动相结合，后来完善为“射箭”这

一体育项目。广西江河多，“游泳”、“赛龙舟”活动为生活在水边的壮民所青睐；植被茂密、以林为

业，“荡秋千”、“打陀螺”等传统体育项目就是在这种地域环境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并一直延续至今。

除此而外，武术活动在壮乡也有悠久历史，有独特的习俗。壮乡地处边陲，外受侵略威胁，内遭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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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加上各地首领之间经常剑拔弩张，百姓深受其害。为了保家安寨，不得不习武。在壮族地区十八

般武艺皆有流传，不乏南拳高手，由于习武习惯特别，曾也有“狼兵鸷悍天下之最”的赞
（4）
誉。由于水族

在长期的生活中保持相对封闭的自然状态，致使该民族人民在特殊的社会背景、生活方式、地理环境中

通过田间地头的扭扁担、随地而战的水族棋、男女青年打情骂俏的对歌、丰收狂欢的铜鼓舞、传统节庆

的舞龙耍狮等民族娱乐文化活动来表达和宣泄内心的情感，得到身心的快
（5）
乐。

　我国西南地区的民族都是农耕民族，这种经济生产方式就决定了游艺民俗从时间上来说，活动举行的

时间以农事为中心进行安排，如舞龙耍狮、斗牛等娱乐活动，选在农事最轻松的春节期间举行，春耕一

旦开始就禁止吹芦笙等娱乐活动；从地点上来讲，一般选在村寨或离村寨不远的田间地头、江河中举

行；从游戏的取材来讲，如插杆郎、打黄瓜仗等都是以稻米、黄瓜作为社交或游戏的重要媒
（6）
介。而我国

东北部少数民族的经济环境则完全不同，鄂伦春族长期游猎于大小兴安岭里。冰雪、森林、山川、湖

泊、湿地是鄂伦春族聚居区特有的自然景观。这就使得我国鄂伦春族传统体育文化带有冰雪文化的特

征。鄂伦春族游猎、居住的地区属于寒温带，冬季漫长而严寒，封冻期可达六七个月以上，积雪很厚，

为了在冰天雪地里通行，鄂伦春人很早就借助滑雪和滑冰用具，掌握了高超的滑雪和滑冰技
（7）
能。《隋书》

载：“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

何弗三人以贰之。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饶獐鹿，射猎为务，食肉

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射鱼鳖。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骑木”就是指滑雪。鄂伦春人很

早就开展了滑冰活动。《新唐书・回鹘传下》记载：“拔野古，漫散碛北，地千里。俗嗜射猎，少耕获，

乘木逐鹿冰上。”又载：“黠戛斯，地当北白山之旁，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

步。”这里说的骑木、乘木，都是指的滑冰运动。

二

　生存发展是西部民族传统娱乐产生的第一层次。各民族传统竞技游娱活动最初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

是各族人民为了基本的生存，在生产劳动中逐渐产生的。“纳西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劳动中积累了大量

的劳动技能，如爬树、爬竿、爬绳、攀岩等这些原本只作求生手段的生存技能，在生活生产实践中慢慢

向闲暇娱乐体育活动转
（8）
变。”西部各族都生活在边远山区，生活环境恶劣。为了生存和繁衍，要战胜恶

劣的自然环境，这些民族就必须具有强健的体魄才能战胜自然。因此，像射箭、射击类以及摔跤类的体

育娱乐项目就逐渐产生了，赛马就是因为这些地区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使马成为人们主要的生

产工具和交通工具。山区的狩猎、运输、放牧和迁移都需要马的参与和帮助，因此赛马竞技就成了人们

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为了生存和劳动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体育娱乐项目，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逐渐从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经过一些规范化的改造，成为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竞技游戏娱乐体育

项
（9）
目。

　“在人类最初所作的一个简单声音，一个简单举动都是与现实生活相关的，都是与劳动有关的，唱歌

与舞蹈的初基，即由劳动生活中发展而来，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歌舞，也远非其它鸟兽所能比
（10）
拟。”绝大

多数娱乐形式都是直接来源于少数民族先民的生产实践活动，其最初的实用功能完全掩盖了娱乐的因

素，渐渐地，当其使用功能消褪之后，娱乐性便突显出来，成为专门的娱乐方式。

　打击乐的产生就是如此。在外出的生活劳动中，西部民族先民最初是靠敲击手中的劳动工具，如“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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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用小口杯大的竹子或木棍，切成扁担长短，削尖两头。扦担是侗家打柴的担柴工具，同时又是抗

击野兽和战斗的武器）驱赶来袭的野兽给自己壮胆，同时在户外劳动时击打“扦担”也是相互联络信号

的工具。最初的敲击信号只是敲击扦担声的简单的约定，相互联络自己的所在位置，或告诉同胞自己发

现了野兽，如有危险了（敲击扦担）、危险是来自野兽（敲击苦酒筒）、呼叫救援（急速地敲击各种小竹

筒）等等。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发现，单一的节奏变化不能清楚地表达所需的约定信号，便慢慢地发

展到敲击各种不同的物体和各种不同的节奏声响来约定各种不同的信号。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侗族同

胞对节奏意义的理解，这种敲击信号声就慢慢地用在了娱乐和喜庆活动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打击节奏

音乐的艺术表演形
（11）
式。

　为了生存，独龙族人要经常到大山深处去猎取动物，摘取可食性植物来维持生活，所以独龙族的青壮

年一般都习惯左侧佩长刀，右侧配弩弓，看上去就像准备出征的士兵，十分英武。弩和弓箭是独龙族打

猎最常用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从单纯的打猎专用发展到平时男子们娱乐的工具，小伙子们在闲

余时间便几个人相约比赛，看谁的技艺更佳高超。一般他们都是以同样多的箭看谁射中的鸟多为胜，也

有用泥巴捏的鸟模型来比赛的。他们的箭都有各自的记号，以区分射中的猎物为谁射中的。还有，独龙

族所生活的环境非常复杂，很少有平坦的大陆，沟壑林立，人们平时的走路经常是以爬山为主，由于经

常要遇到小河沟、较陡的山坡，所以独龙人们发明了绳梯、独木天梯、阿格萊依（跳高、撑杆跳）等民

族传统娱乐项目，遇到比较陡的下坡，经常往下溜，故而发明了滑草娱乐活
（12）
动。

　这种由获取实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劳作及狩猎活动直接转化为娱乐项目的现象极为普遍。土家族的“赶

仗”是一种集体围猎活动，又称“赶肉”、“赶山”等。“赶仗”进山前要进行充分的准备活动。这包括

猎手的召集、猎狗的训练、工具和干粮的准备、合理细致的分工、“梅山神”祭祀等。“赶仗”习俗由来

已久。在古代，“赶仗”是土家族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随着汉族农耕文化的迁入，狩猎经济的地位无

足轻重，“赶仗”的目的、时间、方式等都随之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既是顺其自然，也有主动的选

择。习俗本身也由生产劳作转变成了当今的休闲娱乐活
（13）
动。一旦围猎已远离了生存所必须，也就远离了

原先围猎的危险与艰辛，围猎成为一种爱好，人们是怀着游戏和消遣的心情进入山里的。作为土家族传

统习俗的“赶仗”活动颇具休闲性和竞技性，并且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为围猎者带来了独特的感

受。在围猎的游戏过程中，人们深切体验到了自己祖先的狩猎生活，强化了对祖先的历史记忆。围猎经

济向围猎消遣的转化，是“传统再生产”的典型案例，因为这是在经济转型的自然状态中形成的。

　当西部民族的祖先获得丰收或狩猎满载而归时，他们会因辛勤劳动获得果实而欢呼雀跃，会情不自禁

地手舞足蹈，来庆贺丰收，这是一种情感的直接袒露和宣泄。这是多么欢庆的场面啊！ 后人就模仿了

这种场面而进行了有序的排列与改进，才发展为今天娱乐表演内容中的其中一种。生产活动与娱乐活动

对接，是西部民族娱乐形成的突出模式。这一方面说明西部娱乐民俗古朴和原始，几乎不见人工雕琢的

痕迹；另一方面，反映了西部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原本就具有一种娱乐的特质，即从事的是“游戏中有

工作，工作中有游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方式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趣味和快乐，只有在这种气氛

中工作才会有积极意义，才会有劳作的创造性和艺术性。

　　一些娱乐项目的特点也是由客观的生存环境造就出来的。譬如，羌族主要聚居在高山峡谷地带，交

通不便，长期行走崎岖山路；生产方式落后，从事狩猎和大多靠笨重的体力农耕劳作；及受上下独脚楼

梯等生活习惯的影响，形成舞蹈翠步蹴上身前倾的体态，重而有力的舞步，下肢动作为主及胯部和脚步

关、开特点和“一顺边”行走的主要特
（14）
征。娱乐文化的生态效应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地理环境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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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方式在娱乐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

　西部各民族娱乐文化的产生，除了与客观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现象有着直接的关联性之外，几乎每一种

娱乐形式的背后都有信仰的支撑，信仰是几乎所有娱乐活动的精神内核，是娱乐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内在

基因。西部民族先民“将思维过程的直接摹绘与主体玄想的投射幻化融汇一起，把主观的东西客观化，

以形寓神，以象达意，试图借助形象化的语言（咒语、禱词、颂歌）、动作符号（巫术、祭祀性体育与

舞蹈）实现早期人类控制自然的巫术与祭祀功利效
（15）
果。”只不过在发展过程中，娱乐文化中的这一内核

被欢快与喜悦掩盖了而已。纵观人类社会的早期娱乐形式，其产生、发展无不与宗教、祭祀有关，只是

当西部民族先民的认识能力有了较大提升之时，这种早期的娱乐形式从娱神、慰神的虔诚、神圣宗教目

的演化为追求好玩、快乐、身心健康的世俗娱乐形式，也就完成了从祭祀到娱乐的质的转
（16）
换。事实上，

在西部许多民族传统娱乐文化遗存当中，仍包含原始信仰的精神内核，这也为我们探寻一些娱乐民俗的

缘起提供了内在性的依据。

　人与自然的须臾不可脱离的紧密关系，导致了西部民族的先民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因为自然力量

的强大而产生崇拜，继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娱神的娱乐活动。农耕生产是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西南地区先民在农耕生产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如对太阳神的崇拜、对土地神的崇拜

以及对对雨神的崇拜等等。这其中不免会有一些动作，语言对白及说唱对白，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发展

及模仿，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表演形式的一系列歌
（17）
舞。不同区域因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发生

的愉悦对象不同。以青海土族为例，土族大多数传统体育娱乐项目活动的开展与宗教民俗有关，在宗教

意识中祭祀者的勇猛、优美、坚强、健美的体魄和形态吸引着众人竞相模仿。土族在图腾崇拜、原始宗

教、祖先崇拜和多神信仰的信仰意识下，参与者一定要表现出极度的欢快取悦众神灵，所以每逢喜庆之

时，到处都是动听的歌声，所以说这些项目集心理需要、感情冲动和身体活动为一体，具有健身、健心

的作用。在载歌载舞中取悦了神灵、交流了感情，又得到娱乐和健身，使人们从中获得健美的享受，并

在长时间的祭祀活动中增强了耐力、锻炼了身体的灵活性和身体的控制力，并完成了对儿童教育和社

会
（18）
化。

　西部民族的信仰往往有明确的对象，每个民族都有神灵崇拜。萨岁是侗族地区普遍崇拜的女性神灵，

为了纪念她，南部方言区的榕江、从江、三江、通道等地的许多村寨中都设有祭坛。对她的祭祀往往伴

随着斗牛、对歌、吹芦笙等活动，人们出村参加各种村寨聚会也要先集中在她的“坛”前祭祀。还有，

对牛、蛇等动物的生物崇拜，也对斗牛等游艺民俗活动带来一定的影
（19）
响。另外，信仰的目的也往往比较

明确和具体，在完成祭拜仪式的过程中，祭司手舞足蹈，通过跳神娱神达到西藏消灾、求福的目的。鄂

伦春族人一旦哪家有事需要帮助，邻里乡亲，不分男女，不论名望高下，大家都要千方百计地为病人请

到萨满跳神，目的是为了消灾、降福和除病，并为其家属排忧解难。这种活动一般都在“仙人柱”（即

供放神灵的地方）外空地进行，周围插一圈柳条枝，场地供上各种神偶。并习惯于将兽血抹在偶像嘴

边，表示神灵已经用过供物。此时萨满穿上神衣、神帽，一手执褪，一手执鼓，坐在专设的位置，敲击

神鼓，恭请诸神光临。每请一位神灵就得唱一个曲调，并通过唱词沟通人神，以传达神或祖先的旨意。

舞至高潮时，萨满边击鼓，边作碎步的急速旋转；或双脚高高跃起，落下时两脚用力跺地。腾越、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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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鼓声从不停歇，以显示自己的神力。萨满哼起调子，在场者围坐一圈，随声附合。萨满双目紧闭，

紧咬牙齿，全身晃动，边歌边舞。动作恃点是以脚下的“跳动”和胯部的“抖动”为主。萨满在跳神时

常常作些翻滚动作或模拟一些动物的动作，脚步无一定韵律而不断变化，情绪激昂，直至最后逐一送归

神灵，萨满才在喘息中恢复常
（20）
态。萨满的装饰、一举一动、口腔发声，都是在让神灵感到娱乐，都带有

观赏性。人们之所以愿意融入萨满这一神圣的氛围之中，是由于为了达到具体的目的外，也获得了平时

难以获得的神圣的欢乐。

　“抢花炮”在许多民族和地区都有流行，有的民族已演进为纯粹的体育活动。据记载，花炮活动起源

于酬神赛会。经有的学者实地调查，各个地方抢花炮所祀之神是不同的，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花炮的

发源地是葛亮村，它离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富禄镇两公里，是一个有两百来户人家的较大的村子，解

放前是黔、湘、桂边境地区的木材和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大约在明代嘉靖年间，也就是十六世纪中叶，

广东、福建、湖南、贵州等地的商人，常到这个村子做生意，有的就在这里安家落户。其中尤以广东、

福建人居多。当时，当地的侗、苗、瑶等少数民族因受到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大都居住在高山上，外来

的商人们为了收购土特产，推销手工业品，便想出各种办法把山上的居民引下来，其中最有吸引力的便

是抢花炮。他们利用人们的俗信思想，以酬神赛会为形式，进行抢花炮活动，要酬神，就必须有偶象，

福建商人便从福建搬来了天后娘娘。相传天后娘娘原姓林，叫林大姑，是福建闽侯人，她的父亲是渔

民，一次出海打鱼遇险而死，林大姑为了寻找父亲，就跳下海，三天后，抱着父亲浮了上来。人们为了

纪念她，为她立祠，葛亮村至今还保存有天后宫。据说是玉皇大帝封她为天后娘娘，康熙皇帝封她为天

后圣母。花象征女性，就用花来做这个祭祀节日的各种装饰。把铁环冲向天空，是表示降福人间。实际

上，用花来装饰是为了好看，花炮上天，是为了使争夺的气氛更加浓厚，竞争性更强。据说，抢花炮活

动是从广东传进来的，逐渐发展成为侗族的民族传统体育活
（21）
动。这一娱乐事例说明，信仰是一种娱乐形

式产生的催化剂，在信仰动力的催使之下人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娱乐当中。只不过娱乐本身就是所有

西部民族乐意享受的文化传统，所以当有些信仰的内核被脱落了之后，这种娱乐形式还会持续下去。

　在全方位的审视中，与其说民族民间娱乐是文化的，不如说它是生活的；与其说它是审美的，不如说

它是文化的。民间娱乐是在一定的民众生活中产生的，离开了民众生活，民间娱乐就不是真正的民间娱

乐，也无从产生和无从理解。譬如，贵州各地热衷于讲述鬼的故事，山神洞神的故事很多，这与当地生

存环境有密切关系。过去贵州，“天无三日晴”，阴雨多，湿气大，疾病流行，贵州南部被称为“瘴疠之

乡”。加上缺医少药，死亡率高，这就使人更相信命运鬼神。另外，气候多变，雾雨锁地，原始森林

多，山啸林濤，狼嚎虎叫，沟深涧险，造成一种阴森恐怖气氛，使人容易产生幻觉和对神灵的恐怖崇拜

心理。而这种环境，特别是坟山野地，容易出现鬼魂影像。要真正科学地破译这种影像，还有待于自然

科学的发展，但这种影像确实存在，而且深刻地影响民间信仰和民间口头文
（22）
学。

四

　任何一种娱乐形式在其产生的初期都不是纯粹的娱乐，而是一种表达，一种叙事，承载着先祖们的生

命观。从娱乐的本体考察娱乐的产生，可以得出圣神是通过娱乐才得以被认定。因为，在原始社会时

期，圣神与娱乐是并存的。以神话为例，神话是借助于幻想和神化的手法，采用娱乐的形式―歌舞

―表达出来的：原始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的奥秘、社会人文情况、人类本身以及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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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知识的一种积累和解答。其思想是建立在原始仿生观念、原始宗教观念和原始哲学观念的基础上的。

……神话所探讨的：一是“起源”，如宇宙的起源、自然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以及各种知识的起

源；二是“原始状态”，如宇宙的原始状态、自然界的原始状态以及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
（23）
等。在原始社

会，神话应该是唱出来的，舞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

　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在唱着神话，跳着神话。这在其他地区是绝无仅有的，这为我们考察娱

乐传统的原始状况提供了活生生的素材。在侗族，有的寨子跳开天辟地舞。扮演姜夫的祭师戴形似蝙蝠

的面具，青面燎牙，赤膊纹身，后脑披红布；扮演马王的祭师戴形似蟾螃的面具，凶恶可怖，赤膊纹

身，后脑披黄布。姜夫手持龙杖，马王手持神斧，分别从两边跑出，做出四方、丈地、开锁、开山等动

作，舞蹈有很强的模拟性，动作古朴、祖犷。舞蹈表现的内容是：天和地做了夫妻，正在孕育风蛮，因

时间太久，引起萨天巴（天地之母）误会，它见天地混沌，紧紧相抱在起，以为它们违抗自己的旨令。

于是便命身边的两位大力神姜大和马王去制天制地，把天地分开。姜夫和马王来到天地之旁，生拉硬

扯，把天和地分开了，并用四根玉柱把天撑离开地四十八万八千里。就在这时，天地之子风蛮（风神）

被迫早产了，因它没到出世时间，尚未成形，无踪无影，只有一股气体和声音。天地被迫分离，遗下儿

子风蛮无定居处，它到处寻找父母，狂号不急，闹得天摇地晃，姜夫和马王也无法治服它，只好回去向

萨天巴复命求援。另外，还有反映了古代侗族先民的宇宙观，天人观和图腾观的天魂舞
（24）
等。这种舞蹈属

于创世神话舞蹈，向我们传达了祖先们解释天地和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起源，表现力先祖们的宇宙观。

　这是最为古老的舞蹈语汇，说明娱乐与神话一样，其产生的时间也十分久远。只是在后来的演进过程

中，娱乐逐渐拥有了自己独立存在的生活空间，向着纯粹的娱乐形式发展。

　当然，在从人与自然关系以及西部民族生存环境中寻求娱乐产生的依据的同时，更应该把握娱乐本身

的特质。娱乐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在人的生存本能及生活本身中的文化。娱乐文化是生命的文化，是

没有从生活中挣脱出来的文化，所以又称之为娱乐生活。生命需要歌唱、需要听和说，需要哭和喊，需

要宣泄及各种娱乐仪式活动，这就是娱乐产生的原动力。娱乐活动把一切崇高的、精神性的、理想的和

抽象的生活意象下移至不可分割的物质和肉体的层次，即欢笑、日常与身体的层次。在世俗和日常中表

现出精神欢愉和开朗、快乐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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